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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一项很

重要的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经济、

文化活动密不可分，至今仍长盛不衰。各

地庙会，一般是在各种节日和各种神的所

谓“诞日”举行，在农村还要加上春秋社

戏的习俗。除了演戏，奉神像出巡是庙会

另一项吸引人的活动，既是为了酬神祈

福，又可以满足百姓放松身心、调剂生活

的精神需求。

本文调查的是江苏省高淳县的薛城和

长乐两个村子的庙会情况。高淳县地处江

苏西南部，位于南京市的西南端。由于高

淳地处吴头楚尾，故民俗文化兼有吴、楚

风韵，既深厚悠久，又特色鲜明。薛城村

和长乐村都属于淳溪镇，位于高淳县城北

约4公里。

薛城村在农历三月十八举办花台会已

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戏台是一次性的，

演过就要拆掉，因此每次都是新造。现在

造一次花台的成本大概要40万元左右，这

对薛城的农户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因

此，一般是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起商

量当年是否演花台戏，结果会在农历正月

初二用升旗的方式公布：升一面旗，庙会

就演场草台戏；升两面旗，那就是搭花台

了。薛城村上一次举办花台会是在2001

年，到2008年，当地人也已经7年没有看

到花台会的热闹场面了。

笔者曾在2008年4月1日来薛城村考

察过花台会戏台搭建的过程。整个花台长

18米，宽16米，台面（地面至台顶）高

约14米，占地近300平方米。舞台为钢架

结构。笔者在那里见到了正在绘制画板的

老艺人邢华桃，笔者询问是否有画稿时，

老人答没有，全在脑子里。画板的绘画题

材丰富，包括了很多民众熟知的典故：麻

姑拜寿、和合二仙、贵妃醉酒、昭君出塞、

米芾拜石等。这些画板主要是装饰在花台

的藻井上的。

4月21日下午，笔者再次前往薛城村，

在距离会场大约 2 公里处就因为人流过

多、车辆无法前进而需要下车步行，路上

独具特色的高淳庙会

□郭肖蕾

万方数据



｜ 65 ｜

的行人大多是朝着花台会的方向去的。在

靠近花台会大约1公里处的道路两边，摆

满了出售各种商品的摊点，商品种类繁

多，从各种农具到小型的家具，衣服、鞋

帽、玩具、小吃等，百货骈集。

笔者还未走进薛城村，远远地就已

经能望见高大的花台了。完工以后的花台

的确是花团锦簇，气势非凡。台面中间塑

福、禄、寿三星泥像，两旁塑八洞神仙。

台口上方有五彩架。花台的藻井由数十幅

彩绘画板组成，笔者在前期考察时见到的

邢华桃老人绘制的画板已经装裱在藻井

上。五个彩屏中间悬挂着一块横匾，匾额

以墨绿作底色，从不同角度去看，可反映

出不同的字样：从正面看为金色“玉堂

春”，从右侧看是紫金色“玉楼春”，从左

侧看到的则为银灰色“玉树春”。戏台前

沿立有两根描金龙柱，柱头大枋下吊着五

彩宫灯和元宝形的花篮。花台正面两侧有

“花妍宝地，地启文风，风范古今，今存

遗址六千载；楼满笙歌，歌迎奥运，运逢

盛世，世誉江南第一台”的长联，花台前

后还悬有“鹧鸪天”和“近水楼台”的匾

额。

薛城村的花台正对着古社，古社中供

奉着祠山大帝、邢姓祖先神刑天大王、二

郎神、龙王、四娘娘以及孔圣人。花台会

的选址也是符合中国传统庙会的特点的。

因为无论是庙会还是唱戏等活动，其产生

的最初动机就是娱神，把戏台搭在薛城古

社对面就是这种意思。另外，因为中国传

统社会不像欧洲社会有比较大型的公共广

场，其庙会以及各种娱神活动的集聚中

心，就是各地的寺庙或古社所在。虽然寺

庙是庙会活动的中心，但这类活动又绝不

局限于寺庙，它在空间上具有开放性，活

动从寺庙一直延伸到附近的主要街道，甚

至贯穿整个村落。无论形式如何，这些活

动都以寺庙为中心，以不同的社区为单

位，形成了一个个同心圆。生活在这些同

心圆中的人们，几乎都被卷入到活动中，

从而突破了单一的镇、村等生活空间，体

现出极强的全民参与性。

像这次来薛城逛花台会的

人不仅有附近乡、镇的村

民，还有很多是高淳县城

的市民。这不仅增加了活

动的热闹程度，而且还体

现了以薛城古社为中心的

社区之间乃至城乡之间的

联系。

这次来薛城花台会演

出的是江苏省京剧团，在

花台的右侧挂着一块小黑薛城村花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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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面写着当天和次日要演出的戏码

《白蛇传》和《玉堂春》。薛城村的村民会

在花台会期间邀请亲朋来家做客听戏，出

嫁的女子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娘家，花台会

期间这个不大的村子里处处洋溢着过节的

热闹气氛。

紧邻薛城村的是长乐村。该村地处

石臼湖与丹阳湖交界处，村民以夏姓和

杨姓居多。据村中老人讲，北宋末杨、夏

两族为避战乱，来到苏皖交界的石臼湖

畔，择一狭长芦墩定居下来，并定名为长

芦，又名芦溪，清同治十二年更名为长

乐。

在长乐村的民俗文化活动中，五显庙

会的粼粼车堪称一绝。长乐村出粼粼车的

时间也定在三月十六、十七、十八三日。尤

其是薛城村办花台会时，长乐村就一定会

出粼粼车，因为村民相信薛城村是“公鸡

地”，而长乐村是“蜈蚣地”，公鸡、蜈蚣

总是相斗，公鸡吃蜈蚣，蜈蚣吃鸡骨。所

以只要薛城村唱起了花台会，长乐村就一

定以粼粼车应战，否则就

落了下风。和薛城村办花

台会一样，五显庙会的粼

粼车的费用也是由村民自

愿出资的，村民出资多少，

最后都会张榜公布。

粼粼车，又叫“龙吟

车”，是以木龙为主要雕饰

的巨大独轮推车。其轮径

1.43米，龙头在车前，龙

尾在车后，雕龙全长4.13

米，车高3.3米，车身两边

的卫杆长7.84米，车重1000余斤，出游

时得由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推车才能缓

行。车上站有4人，一成年男性穿红袍，戴

白色面具，顶魁头，举长刀，为五显神。另

有两个孩童，一穿红袍戴红色面具，一穿

白袍戴蓝色面具，为水、火二童子。还有

一人侍卫装扮举一华盖。

据村中的老人讲，粼粼车早在南宋时

就出现了。五显神，其信仰圈主要分布在

以江浙为中心的地区，虽具有“淫邪”神

格，在清初还曾一度被禁，但还是有相当

的基层民众的土壤。在民间，庙宇香火是

否旺盛，往往取决于神 是否灵验，人们

对于地方性神 的灵验程度总是看得很重

的。长乐村中的五显庙是清嘉庆年间所

建，香火一直很盛。

2008年4月 22日（五显庙会的第二

天）上午9点，仪式开始。魁头被从五显

庙中请出，并由事先已经选好的人顶上。

所谓魁头，其形状为密匝的金色树叶，叶

丛中散立各路神仙，魁头上的人物为泥

长乐村五显庙会的粼粼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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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其余为竹木制作，以模拟的神山天界

作为所供主神的背景，一般是置于神像的

头后，可戴在头上，或置于肩部。魁头一

旦被人顶上，顶着的人就具有神性了。首

先由村中一长者面对“五显神”低声祷告，

这叫“说好话”，大意就是请五显神保佑长

乐村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然后杀一只鸡，

将血滴在地上的酒杯里。祷告完毕，围在

一边的数十个推粼粼车的壮年男子将酒饮

毕，把要站粼粼车的4人扶上车，这时鼓

乐声、鞭炮声四起，众人推起粼粼车，请

神出巡。

粼粼车出巡的路线是沿着村中一条

狭长的路由村东到村西行进，然后再原

路返回到五显庙，全长大约十里左右。村

路两旁早就挤满村民，途中还设有多处

路祭点，有村中的老人在守候，粼粼车一

到就点燃鞭炮并焚香祷告。在粼粼车的

前面有十个孩子举着各色彩旗开路。旁

边的村民告诉笔者，这十个孩子也是事

前精心挑选的，要父母健康，家庭声誉好

才有资格举旗。接着是数十个年轻人举

着“蜈蚣旗”。“蜈蚣旗”是挂在竹竿上的

长条旗，长约6米，边为犬齿状，两边还

缀有铜铃，行进中发出清脆的响声。旗上

书“四化歌声彻霄汉龙吟车高接九天，长

旗领先传捷报预告丰收大有年”。“蜈蚣

旗”十分高大，需两个壮年合力才能举

起。随后粼粼车就缓缓而行，巨大的独轮

推车在前进时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车

上举华盖的人在行动中不断转动手中的

长柄。在粼粼车的后面还有四架“抬阁”，

“抬阁”中各有一男一女两个孩童以戏装

亮相，后还有一队孩子表演蚌舞。这一队

人马行至村路终点，再后队变前队，原路

返回五显庙。整个出巡活动在上午11点

许结束。

通过对薛城村花台会和长乐村出粼粼

车这两地活动的实地考察，笔者发现，虽

然作为庙会来说，薛城村的花台会和长乐

村的粼粼车巡境仪式活动形式各有不同，

但贯注其中的原则却是共通的。总的来

说，其具备了各地庙会普遍具有的娱神、

娱民、贸易兼凝聚社区的功能，还具有地

域特色，那就是地区宗族、社区势力与庙

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域神或称祖神

崇拜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维系本

地域人口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薛城村和长

乐村之间不过有1公里距离，却各有自己

的地域神。薛城花台会敬的是祠山大帝、

魁头一旦被人顶上，顶着的人就具有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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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姓祖神刑天大王、二郎神、龙王等，而

长乐村出粼粼车的传统则和五显神信仰结

合起来。这点就与北方的庙会通常是围绕

着若干普通信仰的神 ，像关帝庙会、城

隍庙会等不同。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著作

中曾列举了浙江鄞县的40例庙会，名称没

有重复的，可见江南地区的地域神之多。

究其原因，正如学者赵世瑜所指出的，南

方地区因地理为众多江河分割以及距离政

治中心较远，缺乏对文化主轴的向心力，

故而在本地域发展起相对独立的文化。这

样就使宗族或社区的首领通过组织庙会活

动达到维系本宗族或本社区的目的成为可

能（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

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

通过笔者的调查发现，高淳虽离南京不

远，但因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多靠水、陆

两路与溧阳、安徽宣州等横向地带进行文

化、婚嫁等方面的密切交流，而与南京的

纵向来往就很少，几乎没受到什么六朝都

市文化的辐射。历史上高淳也无大量的外

地人员流入，本地人也很少到南京去，直

至今日，其语言体系仍属于吴语区，其封

闭性可见一斑。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

中，宗族首领在村中大小事务上仍具备一

定的控制力，无论是薛城的花台会还是长

乐的五显庙会，从是否举办到筹款再到仪

式的主持，宗族首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而宗族影响力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国家设置的基层行政系统在管理层

面上的不足。

在现代社会中，像薛城村和长乐村这

样的庙会活动仍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

是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并未真正树立起来，

再加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仍然存在，

人民群众自身的一些生产、生活的问题无

法解决，而来自国家政权的法治资源、道

德资源与文化资源又不可能迅速渗透于乡

土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人们在努

力生产的同时还渴望得到心灵的慰藉。在

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民众的思想认识问题

不是短时期所能解决的，也不可能完全靠

行政手段来解决。所以，对于庙会的研究

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理

解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积

淀，理解我国民众独特的精神内涵和社会

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对此进行引导，使其

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粼粼车上的“五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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